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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mail:gsbz81@126.com

我站在茫茫的雪夜，我仰望那雪

山哨所不灭的灯光，于是我猛然想到

了大海，想到了茫茫大海那熠熠闪光

的灯标……

啊，灯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灯

标啊，不就是在那茫茫黑夜的大海上指

引航船同风浪礁石搏击的指路标、方向

标吗？

大海孕育了她，她又为大海增添了

荣耀。然而，今天我又在这里，在这高

原雪海上看见了她——一盏在茫茫黑

夜的雪海中闪光的灯标……

我爱灯标，爱大海和高原雪海上

的灯标……

她不畏艰险，用生命的火花去点

燃理想的航程，把光明和希望送给乘

风破浪的步伐。

我爱灯标，爱大海和高原雪海上

的灯标……

她崇尚真理，向往幸福，把惊涛雪

浪踩在脚下。她是我们时代精神的闪

光……

啊！我爱灯标。

灯标
■吴传玖 二十年了

从部队带回的那些东西

都已渐渐发黄

纪念册 日记本 旧军装

还有累趴在训练场时

和战友们经常谈起的理想

只有一样东西

没有被岁月染黄

反而随着时光流淌

日益泛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一枚军功章

是我从军十载

部队给我的最高奖赏

它见证了我的坚强和勇敢

也见证了我的怯懦和彷徨

这枚小小的军功章啊

是我今生最珍贵的收藏

我每次看见它

就会看见一束光

照亮那片低矮的营房

照亮我一身戎装

和我手持钢枪的模样

军功章
■田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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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住在城乡接合部，家里世
代以土地为生。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并
不富裕，父老乡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用辛勤的汗水与生活较劲。

农忙时，太阳的烈焰把土地烤得发
烫，一股股热浪蒸腾而起，在长熟了的
庄稼地里穿梭鼓荡。日头落了，乡亲们
借着明晃晃的月光，仍在田里忙碌，他
们对土地的依恋绝不亚于蜜蜂对花朵
的痴迷。一天傍晚，正上小学五年级的
我在田里帮母亲收割早稻，看见一群衣
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在田埂上
散步，就好奇地问：“妈，为什么他们晚
上不干农活呢？”妈妈直起身子瞥了他
们一眼对我说：“他们是纺织厂的工人，
每月有固定的工资。你将来争取考大
学，妈也能像城里的老太太一样跟你享
几天清福！”妈妈的话，像在我的心田里
种下了一粒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激奋
我拼搏人生的精神。

在学校，教室的门窗玻璃均已损
坏。一到冬天，我们就用塑料膜把窗户
封起来，但是狡猾的寒风，总能怂恿着
雪花从那些捂不严的缝隙钻进来，教室
冷得就像一个大冰窖，很多同学的手脚
没几天就会肿得像面包一样。早上出
门时，我望着旷野白茫茫的一片，把头
缩在围巾里想逃学。妈妈见了说：“儿
子，只有不断地努力和坚持，才能获得
成功。”

妈妈每天早上 4点半起床，挑着自
家刚采摘下来的蔬菜去城里的露天集市
售卖。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去给妈妈送
伞，正好碰到一个家住县城的女同学在
她摊前买菜。我悄悄地躲在报亭旁，不
敢过去。旁边卖报的阿姨跟别人说：“你
看那个大姐，为了供孩子上学，午饭都不
舍得吃，哎……真不容易。”我伸出头来
望着母亲，她浑身淋透了，头发都在滴
水，我突然鼻子酸酸的，难受得眼泪哗哗
直掉。

中学毕业后，我经人介绍，到离家
不远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了一名临时
工。穿一身干净衣服、拿一份稳定工
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安逸的工作，
但我认为应该像书中所说的，“人的一
生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
碌无为而羞耻……”

第二年春天，我怀着人生的梦想，毫
不犹豫地离开工厂参军入伍，到了一个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抬头一线天，
低头毒蛇窜”的大深山里。面对艰苦的
环境，我反复用“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这句话给自己鼓劲打气。

每天在山洞里，工作内容单一，生活
也非常枯燥。遇到下雨天，从山顶渗到
洞底的水，顷刻变成漫过脚踝的泥浆，空
气特别浑浊；洞壁裸露的大青石，伴着若
明若暗的灯光，就像青面獠牙的怪兽，在
虎视眈眈地看着你，非常恐怖。

一个同年的战友，在家没干过重
活。面对每天繁重的工作任务，他劝我
一块逃离这里，被我断然拒绝。我心里
清楚，我不能后退，必须在人生的荒原上
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尽管我每天
很累，但因为有妈妈的鼓励和梦想的呼
唤，就一路披荆斩棘走了过来，而且每一
步都迈得很沉稳、很坚实。因工作成绩
突出、加上自己写写画画的特长，当兵第
三年，我被破格提干。

遗憾的是，在我工作家庭相对稳定，
想把父母接到身边的时候，那含辛茹苦
的双亲，因长年辛勤操劳、积劳成疾，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想，我能从人生寒冷的冬天，走
进阳光明媚的春天；从一个泥巴裹满裤
腿的乡村，走进车水马龙的都市；从一
个普通的社会青年，成长为部队的党员
干部，是知书达理的妈妈，在我人生最
迷茫、最紧要的时候，指明了我追梦的
方向。

每年回老家，我一个人都会到田
埂上走一走，回忆与妈妈相处时的温
馨时光。每每想到妈妈那田间地头的
期盼，我都会如鲠在喉、情不自抑、热
泪长流，想着怎样才能弥补我对老人
家未尽的孝道。

此刻，真想时光能倒流，我再挽着他
们的手，去老家宽窄不一的田埂上走走，
会会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看看家乡美
丽的田园风光，再回味一次母亲田埂上
的期盼。

田
埂
上
的
期
盼

■
程
荣
贵

1934 年 11 月，北上抗日的红 10 军
团挺进皖浙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疯狂
进攻下，于 1935 年 1 月在怀玉山失利，
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闽浙赣苏区
全部丧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
作者程菊英的女儿罗鸣春坚持在苏区
斗争，毅然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救护
队，为保护伤员和群众而英勇牺牲。时
隔不久，作者的丈夫罗英也在随红10军
团转战中壮烈牺牲。文章记述了作者
分别与女儿、丈夫最后一次共处时的美
好回忆，字里行间既透露着冷静与刚
毅，又充满着对女儿、丈夫的深情怀念，
对革命英烈的敬仰。正如文中所说：父
女英烈“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
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
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榜样，
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前夕，
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向赣东北根据地“围
剿”最疯狂的时期，我住在闽浙赣省苏
维埃所在地——葛源镇。

一个初冬的早晨，天上下着冷雨，
这天鸣春起得格外早，她一下床，就慌
忙整理行装和药包。她很兴奋，微笑地
向我走来，双手搂抱着我，看着我的两
眼说：“妈妈，我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
救护队，今天就要出发。”

我一听，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鸣春
为什么那么兴奋，不由得为她担心：“你
参加了救护队，你能胜任？你要知道你
并不是男子哟！”
“那没有什么，妈妈！”鸣春接着说，

“我的身体也还结实，而且我们救护队
里有不少的姑娘。”
“孩子！不一定非要你去不可，”沉

默片刻之后，我勉强地说，“我感觉心情
不好，你向队长请个假，今天暂且不去
吧！”
“不成！妈妈，”鸣春一边在检查携

带的东西，一边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第
二救护队的任务，是要把旺村所有的伤
员，全部转移到红军医院来。”

我沉默了，站在窗户前深思着，鸣春
重新走近我身旁，握着我的手，轻声地
说：“妈妈，你不是常对我说，人生应该忠
诚和勇敢。现在战事非常紧张，前线的
伤亡很大，救护工作是迫不及待的。”

我已看出来，一切都已经决定了。
可她还是个仅仅十七岁的孩子……

唉！还有什么说的呢？我知道这
孩子的倔强性，和她爸爸一样，她想要
做的，谁也阻拦不住，无论是谁，我也不
成，就是她爸爸在旁也不成，谁也拦不
住鸣春了……
“在枪林弹雨中工作，有多么危险

啊！”我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眶里已含有
泪珠。
“妈妈，你不记得爸爸说过？左有

洪水，右有烈火，前有猛虎，后有毒蛇，
他也一点儿不害怕。在火线上工作，在
枪林弹雨中行军，这也是常事，只要习
惯了就好了。”

此刻，我喉咙有些哽咽了，我随手
将一包干粮塞进她的挂包里。
“妈妈！以后一切都会习惯的！”鸣

春安慰我说，又握了握我的手，“再见
吧！妈妈。”

她的心情是激动的，脸色是幸福
的，欢乐的。我站在门外目送着她——
我那个逐渐远去的、永远快乐而又可爱
的孩子。不一会儿就听到：“我们要勇
敢，我们要前进……为了人类的解放，
我们贡献出青春……”

在南京时，十四岁的鸣春就像家庭
主妇那样，代替着我的工作：携带弟妹，
烧茶做饭；来了什么样的客人，她知道
怎么接待；她知道白天让爸爸妈妈多休
息一会儿，晚上就能更好地工作；她知
道这工作是重要的是秘密的（即地下党
工作）；每当晚饭后，她就带着弟妹在门
前玩耍，其实她是在那儿放哨，她爸爸
经常说，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哨兵。

来到苏区后，她进了列宁师范。她
的学习精神也跟她爸爸那样，不知天光
日夜，手不离卷的。她的学习成绩经常
是第一名，得过许多奖状，我记得有一
张奖状上这样写着：“你是红色的姑娘，
你是列宁的好学生。”她学校的教务主
任——叶蓉老师，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说

过：“鸣春这孩子，真不愧为罗英的后
代。”她的很多男同学，都以跟她交上朋
友为平生最大的光荣。一九三四年初
春，为了工作的需要，她还没毕业，就被
调到红军医院担任看护。除了这项工
作外，她兼任的职务更是多种多样的，
如：红军宣传员、共青团机密通信员，红
军识字班和群众夜校的教师等。

这期间，她爸爸罗英一月回来看望
一次，或两三个月来家看望一次，但我
和鸣春可从没离开过。她每天早出晚
归，她总是在天刚刚发亮就起床，很晚
才回家，从来没听她说过半句疲劳的
话。有时加了夜班，深夜才回家，但她
不马上倒下睡觉，还偷空帮我洗衣服，
给爸爸做布鞋，给弟妹补衣袜；第二天，
我睡醒时，房前屋后已打扫得干干净净
了，人也上班去了。

有时，她还要下乡给苏区的群众看
病、种牛痘。碰着路远了，来去几十里，
她也摸着黑，跋山涉水，或是冒着风雨
赶回家来，以免我牵挂。她曾说：“下乡
工作真不容易啊！下雨、泥泞、烂泥黏
着鞋跟，脚皮也磨破了，但我不甘心落
后。”她告诉我：“群众把我当成大人看
待，称我为医生。”她说：“群众这样称呼
我，是给我的最大的荣誉，我更应该忘
我地去工作……”

乌云涌上来，又要下雨了。午后，
我去到红军医院，医院的同志告诉我：
“她们已回来一趟了，已转移了第一批
伤员；现在是第二趟，今晚能否赶回来，
未定。”

夜深了，风继续地刮着，我没有心
思睡觉，倚在床上，听着屋外的动静，极
力想在那不宁静的暴风中听出一个什
么动静来。终于听着了，那是我非常熟
悉的脚步声。我不由自主地走下床来，
披上衣服，连忙就去开了前门。然而走
进来的却是一位男人，他正是红军医院
的政治主任——胡珊同志。他的突如
其来，引起了我的一种直觉，我觉得不
幸和灾难可能来临了。胡主任低下头
沉痛地对我说：“程嫂（在南京时他就这
样习惯地称呼我）！你的孩子鸣春，永
远与你告别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
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
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
信，她真的牺牲了？……”

在昏迷的状态中，我还清楚地听
到：“程嫂，不用悲痛！”胡珊同志这么
说，“孩子是勇敢的，她是为了大家活
着，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两天后，第二救护队的队长才详细
地说明了那天事件发生的经过：那天，
救护队来到离旺村不远的山洼里，突然
一架挂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飞机从头
顶上穿过去，紧接着一颗炸弹掉在前面
的小山包上爆炸了。

队长从队伍后面赶到前面，说：“看
情况，敌人可能发现我们的重伤员集中
在旺村，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完成转移伤
员的任务！”

鸣春第一个说：“放心吧！队长，怕，
我们就不会来；来了，就一定完成任务！”

姑娘们个个都挺起了胸膛，跟上队
伍朝旺村进发。

午后，救护队在激烈的炮火中，已
安全地转移了第一批伤员到红军医
院。下午转移第二批共六十几个伤员，
都集中于旺村的一个祠堂屋里，战士们
没有理睬那枪炮声、轰炸声，大家都集
中精力在扎担架、给伤员包扎伤口、把
伤员扶上担架。正在紧张的一刻，又一
架飞机从祠堂屋顶上窜过，接着一个长
方形的大酒瓶似的炸弹，破屋而下，恰
恰掉在鸣春的身前，一刹那工夫，人们
全闭住了眼睛……但那炸弹并没有立
即爆炸，不知是炸药不灵还是导火线上
的缘故！

就在那一刹，只见鸣春抱住了炸
弹，向祠堂屋外蹿去，炸弹爆炸了……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旺村举行了
“鸣春追悼会”，人们要我在会上发言，
可我说什么呢？我说不出话来，我记得
方志敏主席在会上悲哀而沉痛地说过：
“在这姑娘——鸣春的遗骸上，筑起一
座伟大壮丽的墓碑吧！她的年纪虽小，
可是她的精神是伟大的，她把她的生
命，为着公共的幸福牺牲了……”
“我们要永远记得，在这弹坑里——

墓碑底下，寄托了伟大的勇敢的和巨大
的灵魂。”现在的“旺村”被称为“鸣春
村”，村里有一所小学，学校里有“鸣春
英雄班”，鸣春的精神是不朽的，她的名
字永远被人民传诵着，也永远记在人民
的心灵深处。

鸣春之所以能如此牺牲自己，那是
因为她是罗英的女儿。有那样的父亲，

必会有那样的女儿。现在说完了女儿，
不能不说说她的父亲，我的丈夫罗英。

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大雪纷飞，
红十军的战士们转战赣东北，冲破敌人
重重封锁，突围北上。在敌人数倍于己
的兵力合围下，战斗是异常残酷的，红
军伤亡很大，罗英当时也负了伤，被留
在红军家属住处黄柏沅地方养伤。

那是一九三五年初，一个难忘的冬
夜，外面风雪交加，寒气逼人。我们在
一间很小的屋子里，生着一个小火盆，
桌上燃着两支蜡烛，烛光被寒风吹得摇
曳，此外一切都是沉静的，没有一点儿
生气，呈现着一片凄凉的景象。英哥坐
在窗前的灯光下，翻阅着文卷，宁儿无
声地坐在我的膝上。那沉默而可怕的
空气，充满了全屋。我脑海里不断默念
着：分别了，要分别了，他这一次出去远
征，不知哪年哪月我们才能相会。

我们曾一直患难与共。在帝国主
义与资本主义统治的上海，要找一个职
业是多么艰难啊！然而，英哥为了让我
能在上海生活下去，他找不到工作做，
宁愿去拉西洋镜、卖报纸、擦皮鞋，也不
肯让我回到苦难的故乡去。我是个只
认得几个字的乡村女子，可是他竟要带
我到外国去留学，这又是多么出人意外
和新奇啊！资本家的太太和小姐们奚
落他说：“带一个这样的土包子到外国
去，是给中国人丢脸。”但他并不理睬这
些奚落，他费尽心机，花了九牛二虎之
力，终于把我带到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俄国莫斯科。在那儿的三年时间里，我
俩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就是上街去
买东西，也要我跟去当翻译（因为我的
俄语说得比他好些）。我——一个初次
远离故乡的人，是多么怀念故土、怀念
祖国啊！他告诉我说：“正因为我们怀
念祖国，为了要让祖国繁荣和富强，我
们就更应该多学些东西——将革命理
论带回去；也正因为我们需要学习革命
理论，我们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革命的
圣地——莫斯科。”

回国后，他遵照南京地下党的指
示，回江西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于
是，他带我一同逃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软禁，越过无数的险口和难关，来到了
苏区。他担任了红十军独立团政委、团
长、红军学校校长、军部秘书等，工作虽
无比繁重，但他从没有忘掉过我，他总
趁着战斗和训练的空隙，回家来看望
我，安慰我，为了能让我与孩子们的生
活得到一些稍许的改善，他尽最大的努
力将他的仅有的少得可怜的微薄的薪
金，节省下来交给我。

在苏区的几年里，虽然有一次又一
次的反“围剿”战争，虽然物质生活上艰
苦，但我总觉得我们的家庭是团聚的，
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然而现在这种
生活就要结束了，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
样的一种生活呢？
“英哥！这般寒冷的天气，明天也

得走吗？”在长时间的静默之后，我这样
问他。
“当然得走！”他简短地回答。
“你的伤口没有痊愈，又是单枪匹

马，未必能赶得上部队。假如路上发生
什么意外，那叫我们怎么办呢？英哥，
我求你去一密信，向方志敏军长请一个
长假，免此一行吧！”我乞求似的说着。
“不能的，英妹！”他激动而又斩钉

截铁地说，“党和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
做，这是卑陋的行为！这是临阵脱逃！”

我想起了已经死去的鸣春，实在害
怕再次和亲人分离了！但我只是轻声
自叹，而没有说出来，泪水不禁掉在衣
襟上，心中感觉非常凄婉。

我自知这种挽留，只是徒劳。多少
年来他抛弃故乡，离别家中父老，又是
为了什么？从莫斯科回国后，蒋介石委
派他担任两广的招兵委员，这官位不
小，薪金也很高，满可以名利双收的，但
他拒绝接受。他说：“这是奴才、走狗才
去做的事，这是反革命对革命者的收
买。”他宁愿受到统治者的软禁，也不愿
接任它的高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回
江西时，当时的省长熊式辉的叔叔要他
去当某工厂的经理，也被他断然拒绝，
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敌境，去出任
一个伪县大队长，在虎口中组织、发动
士兵起义，这又是为了什么？

好一会儿后，英哥才抚摸着宁儿，并
轻声地带着安慰的口气对着我说：“英
妹！我何尝是忍心丢下你们而到战场上
去呢？我知道一个人若上了战场，他的
生命就不属于他所掌握。但是为了我们
那许多在帝国主义者强权压迫下的同
胞，我们不能不去作有力的斗争！只有
斗争，才能夺回人民应享的权利和幸福：
只有凭着我们的热血，舍弃我们的头颅，

才能造就自由的中华。我总想，一个人
能为众人而死，那么他的死是光荣而值
得赞扬的。苏区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要
闹革命，尚且不顾生死，何况我们红军战
士？何况我们红军军官？”

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为了调节这
紧张的空气，英哥说毕，起身将怀抱中
的宁儿轻放床上，伸手从橱中取出一瓶
酒和两只玻璃杯来，热情地说：“英妹！
不用沉默了吧！来！放出一点英雄气
息来！趁此刻，你为我的前途干一杯，
我也为你未来的幸福干一杯！”

这时候，我不能不被他一番激烈的
言语所感动，我慢步走到他面前，拿起
桌上的杯子，为了祝福红军的胜利，为
了祝福他的前途，我连饮了三杯，并鼓
起勇气说：“英哥！你放心吧！我会牢
记着你的话语。”可是我的眼泪，还是一
滴一滴地滴入杯子里。

他放了杯子，又以祈求和兴奋的声
调说：“英妹！为我再唱一个你爱唱的
《马赛曲》吧！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听到
你的歌声，你就以此曲作为给我们临别
时的赠礼吧！”

烛光渐渐地暗淡着，蜡烛也快燃完
了，就在这样一个风雪的黎明，我们夫
妇别离了。

不知不觉冬天已过，春天来到了。
外面依然桃红柳绿，黄莺鸣唱，山明水
秀的乡村景色，是格外的美丽而可爱，
独有我的英哥，一去数月，杳无消息。

两个月后，我获得这样一个消息：
“红十军在怀玉山地方，被敌人以七倍
以上的兵力所包围，方志敏同志被俘。”
这时，我有如天雷震耳，眼前只觉得一
片漆黑。我想，我们敬爱的首长，英勇
的方志敏同志不至于被俘吧？可不久，
这消息果然被证实。同时我又接获一
封寄自不明地址的信件，信封上的字
迹，并不是英哥所写。我呆住了，怕拆
开这封信，最后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
咬紧牙关，拆开它阅读了：

亲爱的程菊英同志！

很痛心地给你写去这封信。首先，

我请求你，应集中勇敢和坚毅，迎接这

来到的最大的不幸：你的孩子的爸爸、

我们忠实的同志和战友罗英牺牲了。

在怀玉山战役中，我红十军主力被

包围，罗英同志曾带伤突出了包围圈，

率领着残余部队，冲至安徽省太平县屯

溪市地方，结果又被敌人追击部队所包

围。经过数日数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

绝，又无后援部队，罗英同志和他的部

下全部壮烈牺牲。

你的、我们的终生难忘的同志，为

了人类壮丽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

命。但是要知道：千百颗勇敢的正直的

心，就是我们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全国人民会和我们一道，踏着烈士的血

迹继续前进。

最后紧握你的手，再一次地希望你

坚毅和勇敢，希望你忍耐，希望你化悲

痛为力量。胜利终有时日。

红十军浙东挺进师友仁上

书于三五年四月某日深夜

啊！可怕的消息啊！悲哀啊！沉
痛啊！英哥临别时的话语，句句成了预
言了。我在痛定思痛之后，忽又记起他
的话“善视褓中儿，以慰地下魂”，同时
我也觉得他的死，是最伟大最光荣的
死。

英哥、鸣春及所有的革命烈士们！
你们是值得长眠安息的，你们的遗志和
理想已经实现了。你们以不朽的革命
功勋、不屈不挠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
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
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
的教育。

（罗 宁整理）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

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

英同志的夫人。

父 女 英 烈
■程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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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感 念


